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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取决于宇宙

1964年出生于里约热内卢，她作为最具国际影响

力的巴西当代艺术家和巴西当代艺术领军人物之

一，2011年以180万美元创下巴西在世艺术家的拍

卖纪录。她的作品游走于绘画、雕塑、装置与影像

之间，广泛取材于殖民历史、建筑遗址、剧场幻觉

和世界文化等题材，在破坏与矛盾中创造出美感。

阿德里阿娜·瓦勒亚
ADRIANA VAREJÃO

艺术家

在巴西最具代表性的当代艺术家阿德里阿娜·瓦
勒亚的作品中，我们惊讶地发现了中国瓷器的影
子。于是《芭莎艺术》找到她，邀请她在“名家谈
杰作”栏目中与读者们分享：来自中国的古老艺术
如何远渡重洋，滋养着她艺术生涯持续生长。
通过阿德里阿娜·瓦勒亚来自南美洲遥远的个人
化视线，也许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回望我们自
己的故乡。

[编辑/韦祎] [口述/阿德里阿娜·瓦勒亚Adriana Varejão]
[采访、英文翻译、文/刘玥璐] 
[阿德里阿娜·瓦勒亚作品图片提供/立木画廊（Lehmann Maupin）]
[艺术家肖像摄影/Christian Gaul]
[鸣谢/Adriana Varejão]

ADRIANA VAREJAO ON THE PORCELAIN OF SONG DYNASTY: 
THEY DEPEND ON THE COSMOS

阿德里阿娜·瓦勒亚

宋代瓷器

谈



一支吸引着我灵魂的花瓶
我是一个文化的痴迷者。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知道宋代瓷器是通过一本巴西社会学家利卡多·若

佩特（Ricardo Joppert）的著作《青绿三昧》（Samadhi em Verde e 

Azu），在这本书中，他详细地描述了宋代瓷器制作的全过程和它的艺术

理念，图片和文字中宋代瓷器的美丽与精巧给我带来非常震撼的第一印

象。其实我很早就是一个“中国迷”。在 20世纪 80年代，我曾练习过

太极拳和少林功夫，那时我对所有和中国有关的事物都充满了狂热的好

奇，还尝试着学习中文。就当我如饥似渴阅读和学习一切有关中国文化

的知识之时，宋代瓷器出现在我的眼前。

不久后当我到英国伦敦旅行，走进珀西瓦尔·大维德（David 

Percival）的收藏展（当时在我看来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宋代瓷器展览之一）

时，我终于看到了那些精美艺术品的真容。再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初，

我来到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利用那次机会，我亲眼见识到了更多精品瓷器。

我始终记得中国之行里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那是在上海博物馆的

一场展览中，我久久地站立在一只宋瓷花瓶面前的样子。那一刻的我就

像是一个灵魂已经飘走的躯壳，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我想我的灵魂附

着在那只花瓶上了，也不知道站了多久，直到保安觉得这个人好奇怪，

忍不住走过来叫我离开。

直到现在，在做一些有关艺术的分享和演讲时，我还是会专门将宋

代瓷器提出来，我实在是太喜欢它了。不仅仅是喜欢，实际上，宋代瓷

器中的一些元素在我的工作中已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被过滤的分子
瓷器不是在宋代才被发明的，但宋代是瓷器艺术最繁荣的时期。当

时有五种类型的瓷器最受欢迎，分别按窑址被称为钧窑、哥窑、官窑、

汝窑和定窑瓷器，也被叫作宋朝的五大名窑。在这些有名的瓷窑中我最

喜欢的是汝窑，因为它很简单，同时又很复杂。

汝窑瓷器的造型很朴素，没有太多的花样，在简单的造型之上分布着

非常细微的裂纹。它是柔和的，包括它那低饱和度的釉色，看起来优雅、细

致而温润。但它又给你一种感觉，它里面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怎么看也看不完，

怎么看也看不透。它就像中国文化给我的感受一样。

我也很喜欢越窑的作品，它是唐代的一种青瓷，釉色呈青黄色，造

型丰富。还有邢窑白瓷，它拥有一种空和净的美。但我不是研究中国瓷

阿德里阿娜·瓦勒亚（Adriana Varejão）《羔羊颂》（Agnus Dei），布上油画颜料与石膏，195×205cm，1990年 ©Adriana Varej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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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汝窑青釉长颈瓶，河南宝丰清凉寺出土，北宋，高20cm，
R.A霍尔特（R.A.Holt）捐赠予大英博物馆



阿德里阿娜·瓦勒亚（Adriana Varejão）《天球赤道》（Equinoctial Line），
布面油画、瓷器、尼龙线，油画140×160cm，整体尺寸可变，1993年 ©Adriana Varejão



器的专家，我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

我热爱瓷器，可是我从来没有制作过瓷器。陶瓷是一种复杂的工艺，

我对复杂的技术不太擅长。但我承认我无法抗拒瓷器之美，于是我把绘

画当作是我的过滤器和分母，将我所热爱的瓷器转化到我自己的作品中。

对空的追寻
我感激中国瓷器为我创作带来的影响——它们激励着我在画布上制

作出裂纹。

在20世纪80年代，我曾经在画布上加入许多类似油漆的“物质性”

夸张元素。那时候，我从巴西殖民时期教会里的巴洛克式图案里（尤其

来自 17、18 世纪）受到了许多启发，并将它们加入到我的创作之中。

可是这种绘画令我感到很吃力。

于是当我“阅读”到宋代瓷器的时候，我立即被吸引了：它们的表

面是干净的，没有任何的图案，只有龟裂效果和青瓷的颜色。

巴洛克式艺术中有一种“对空的恐惧”（Horror Vacui），而宋代瓷

器的理念却完全相反，它在寻求空。它正是我所追求的——不是夸张和

复杂，而是平静和清洁。

1990年，我尝试画了一幅叫作《羔羊颂》（Agnus Dei）的作品，那

是我第一次运用非常干净的表面去创作作品，也是我第一次运用来自宋代

瓷器的龟裂纹理。从那时起，我开始将这种元素引入到我的更多作品之中：

在 1991年作品《鱼的奇迹》（Miracle of the Fish）、1993年作品《天球

赤道》（Equinoctial Line）、1996年作品《肉与法兰斯邮报》（Meat a la 

Frans Post）和2000年作品《板上帷幔的仿古瓷》（Tilework of valance 

over plates）等创作中，我都使用了瓷器中的图案元素。它们也集中呈现

于2015年 10月我在香港展出的新作。

与宇宙的对话
在我看来，“裂纹”是宇宙与我们说的话。

在瓷器工艺发展的早期，裂纹被认为是一种“缺陷”，是烧制中因

种种原因而产生的残次品。但是在宋代，它逐渐被人们所理解，并慢慢

演变成了一种审美思想，多么奇妙啊！

文字在中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甲骨文成熟于殷商时期，有考古

资料发现它在商朝以前就已经存在），甲骨文的原理就是人们对龟甲上的

裂纹进行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一种表意文字。中国的文化里拥有这

种“裂纹”的基因，通过“阅读”裂纹来获得含义，这个想法让我为之着迷。

我一直认为，正在形成的表面裂纹是一种天然的、宇宙的图案。它不

是由我或者任何人创造的，那双描绘它的手，也画出了人身体的血脉，画

出了天空中的闪电，画出了植物的根须。

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节点，它是那么费力而又不可捉摸——

那就是看着画布静静地躺在地板上，而我在等待它们干裂的阶段。

这是一个十分漫长，而又得不到任何即时反馈的过程，这个过程需

要几周，完全取决于我运用了多大规模的裂纹在我的画布之上。

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创作者，我没有任何对结果的控制权，我所做的，

只是等待和观察。

很多时候，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概率，我会失败，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会让我不得不重新开始。但有时结果是惊人的，在一些作品中，我会得

到由几条长线条形成的裂纹，而在另一些作品中，细小的锯齿和裂纹形

成在整个表面上。

因此，我工作室的学徒时常会和我开玩笑：它们不依赖于我们，它

们取决于宇宙。

裂纹是宇宙的作品，而我们可以“阅读”它们。

北宋定窑白瓷刻双鱼纹碗、双鱼纹盘（两件），中国嘉德香港2013春季拍卖会，拍卖时间：2013年4月5日，成交价：876,185RMB



可选择的历史
2015 年 10 月，我的一些作品来到中国香港展出，这些作品借鉴了

很多来自亚洲的传统文化元素，特别是来自于宋代瓷器、宋代绘画，还

有一些来自日本春宫画的元素。我喜欢在我的作品中融入文化扩张与演

变的过程。

我常常被问到为什么作为一个巴西艺术家会如此着迷于亚洲传统艺

术中的元素，在我看来，艺术让我们探寻过去与现在，这是艺术家们想

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地了解过去，因为没有一个冰冻在

那里的真理静静地等待我们去发现。

我们口中的“历史”只是一个由常规看法组建起来的版本，通常为大

众所知的版本都是具有偏向性的。但是，我们只接受这个版本是正确的。

我们把它写进教科书让孩子们学习，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一个物品之前，

先阅读它挂上墙上的说明，以便在我们能够产生自己的看法之前，脑中已

经有了一个“看法”存在。

而我的历史观不是线性的，历史是一个互相影响的组织体，其中的

每一个部分都可以构建和选择其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说，每个人可以选

择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身份。历史是被我们创造的，这个创造基于现在。

我很喜欢一个概念，叫作“文化相食”（Cultural Anthropophagy），

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今天，文化之间会产生相互的影响，进而慢慢演变。

有时弱势的文化会被强势的文化吃掉，有时候野蛮的文化会拥有坚韧的

力量，反过来影响强势的文化。

中国的宋代时期是公元 11 世纪，据我目前所知当时中国和巴西之间

没有任何的商业路线，巴西甚至还没有被发现呢！而宋代的瓷器文化却

可以在某一天影响到巴西，影响到我。

巴西现代主义诗人奥斯瓦德·德·安德拉德（Oswald de Andrade）在

1928 年曾写下《食人宣言》（Manifesto Antropofágico），他说：“所

有我不拥有的东西都是我感兴趣的”。这就是文化演变背后的真相吧！

有一个历史版本说，巴西被发现于 1500 年，那么在此之前，巴西又有

着怎样复杂的历史和文化呢？

文化的融合和演变是必经的过程。我们是我们自己，但我们可以希

望成为任何其他人。

在现代社会，我们创建起良好的沟通效率，你可以轻易地到达世界的

每一个角落，你可以变换身份，甚至进行种族的迁移。最终我们将在互相

渗透的过程中建立起一个高度混合的文化形态，我期待看到它的样子。

我非常喜欢奥斯瓦德·德·安德拉德的一首小诗，以它作为结尾，因

为这就是我一直想要表达的：

当葡萄牙人

在残酷的雨水中抵达

他们为印第安着衣

多么可惜呀！

当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印第安将会

脱下葡萄牙的衣服

阿德里阿娜·瓦勒亚（Adriana Varejão）《肉与法兰斯邮报》（Meat a la Frans Post），布面油画、瓷器，油画60×80cm，整体60×150cm，1996年 ©Adriana Varej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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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汝窑天青釉碗，高6.7cm、口径17.1cm、足径7.7cm，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阿德里阿娜·瓦勒亚（Adriana Varejão）《青釉一色》（Monocromo Celadon）局部，
布上油画颜料与石膏，99×99cm，2015年，Courtesy the artist and Lehmann Maupin, 
New York and Hong Kong，Photo:Jaime Acioli

北宋汝窑天青釉三足樽承盘，高4cm、口径18.5cm、足距16.9cm，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阿德里阿娜·瓦勒亚（Adriana Varejão）《青釉一色（圆）》（Monocromo Celadon Redondo）局部，
布上油画颜料与石膏，99×99cm，2015年，Courtesy the artist and Lehmann Maupin，

New York and Hong Kong，Photo:Jaime Acioli


